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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教育写作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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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教育写作意味着教育生活的“带出”“意义赋予”和对教育生活可能的 “嵌入”，教师

教育写作的语言和复杂的教育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以及因此而导致教师作为写作主体的身份游

移，使得教师的教育写作陷入困境之中。以教师的教育生活体验为写作对象，以描述性的语言直观呈

现，在不断地重写中实现意义的持续建构，积极投身指向教育生活体验的反思性写作，是教师教育写作

困境突破的可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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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教育写作似乎只关

乎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表达，而无法构成一个值得

探索的研究问题。教育写作要表达的终究是教育

经验，既如此，经验是什么，亦即 “写什么”才

是最重要的，至于“如何写”，作为经验表达的外

在形式，只能是一种点缀与修饰，或为写作技巧

所涵盖，或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然而，于中

小学教师而言，教育写作却成了实实在在且充满

吊诡意味的“问题”，不可回避。中小学教师作为

日常教育实践的重要主体，他们在教育实践及其

改进中，积累了大量的教育经验，却在教育写作

这一于教师群体本应游刃有余的活动中，陷入了

空前的困境。中小学教师在写作中近乎群体性的

“失语”，不得不令人深思。教育写作于中小学教

师的教育生活而言，是否真的必要? 如果必要，

这种必要性何在? 教育写作仅仅是用来表达和描

述其教育生活、凝练教育经验的外在形式，或是

其他? 中小学教师在教育写作中遭遇的困境，究

竟是技术层面的匮乏，还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针对于此，本文中笔者意在对中小学教师教育写

作的意义、困境及其出路展开思考。

一、教育写作之于教师生活的意义

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而言，相对于他们每

天都在其中且显得更为“真实”的教育生活而言，

教育写作既不实用，又不必需。在他们看来，教

育写作无非就是对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的一种描摹，

既然自己每天都真实地经历着这种生活，那关于

生活的描摹自然就是累赘。澄清写作之于教育生

活的意义，不仅是思考教育写作究竟能够对教育

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更在于思考我们需要怎样

的教育写作。
教育写作作为教师表达自己的教育经验和研

究成果的一种方式，显然是借助于语言的运用，

尤其是“写”这一方式来实现的。它不同于教师

的“做”“思”“说”。相比较于 “做”这一浸润

在教育实践中的行为而言，教育写作暂时中止了

与教育实践的联系; 相比较于 “思”这一内隐于

心的语言运用而言，教育写作则以外显的方式构

筑着教育生活; 相比较于 “说”这一具有时空限

定性的语言运用而言，教育写作更因其语言运用

中展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结构，而更具易于沟通

与交流的媒介与基础。因此，就教育写作而言，

它之于教育生活的意义至少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 一) 以符号化的方式实现教育经验生产

教育写作以语言的方式将教育生活 “带”到

教师面前并使其符号化，使教师教育经验的产生

成为可能。对教师而言，教育经验的生成及累积

的过程就是其专业发展的过程，也是教师有质量

的教育生活的必要前提。对此，早期波斯纳 “教

师专业发展就是经验加反思”的论断，以及近年

来关于实践性知识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已

有诸多揭示。然而，在理论与实践中，教师的教

育经验与教育经历却常常未加区分，以致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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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教师过一种教育生活，就必然会形成教育经

验的普遍误解。对此，杜威曾做过明确的区分，

并进一步指出: “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便不可能产

生有意义的经验。”［1］只有通过思维活动，将教师

教育生活中的行为与结果建立起联系的时候，教

育经验才可能真正得以出场。换言之，只有当教

师的教育生活能够成为在思维中省察的对象时，

教育经验才可能真正产生。教育生活作为思维省

察的对象，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或者说，是语

言让教师的教育生活得以在思维中显现。“词语缺

失处，无物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2］正是表达

了语言对事物的“带出”。教育写作就是使教师的

教育生活符号化呈现，并成为 “思”之对象的一

种活动，它是教育经验发生的必要前提。
( 二) 以结构化的方式赋予教师生活意义

教育写作以语言的方式使教育生活以结构化

的方式显现，从而使教师的教育生活获得意义赋

予。教育写作不仅是以语言的方式将教师实际经

历的教育生活“带出”，也是通过写作的方式，对

教育生活中所经历的人、事、物命名，从而赋予

其意义的过程。同时，作为一种写作，它必然不

是单个意义名称或标题的呈现，而是按照意义之

间的关系组织起来以形成句子、段落与篇章，并

借助于分类、定义、判断或修辞、隐喻等方式，

实现意义构造的过程。这意味着，教师教育写作

中所呈现的教育生活是结构化了的。遵循科学逻

辑思维的教育写作固然如此。即便是在具有浓郁

人文气息的教育叙事中，结构化地呈现教育生活

同样被强调: “叙事，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讲故

事，而是对故事进行多次选择与严谨重构，以便

于结构能有效地表现意义的 ‘叙述’。”［3］写作之

所以能够有效地结构化地展现教育生活，既是因

为语言自身蕴含着特定的结构，也是因为写作主

体的提炼、转化与重塑。正是通过这一结构化的

过程，教师的教育生活因此而富有意义，并激发

着教师的“觉醒和变迁”［4］。
( 三) 以话语性的实践规约教育生活现实

教育写作以语言的方式建构着可能的教育生

活，并通过话语实践功能发挥着对实践的规约作

用。既然教师的教育写作意味着对教育生活的结

构化呈现，并使其富有意义，教师的教育写作就

必然是一种既经验又理论的表达。对此，迈克尔

·康 纳 利 ( Michael Connelly ) 和 琼·克 兰 迪 宁

( Jean Clandinin) 曾解释道: “写得好的故事接近

经验，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的表述，同时它们也

接近理论，因为它们给出的叙事对参与者和读者

有教育意义。”［5］这同样意味着，教师的教育写作

作为具有理论内蕴的语言表达，它既是福柯所论

述的话语实践的产物，也因此构建了教育生活中

的特定对象及其关系网络。任何教师的教育写作，

都有可能在 “教育实践的目标、内涵、角色、人

际关系、名利分配、事物关系和主导知识”［6］的维

度上，实 现 着 对 教 育 实 践 中 “谁”“以 何 身 份”
“凭借什么”“对谁” “做什么”这一系列本体性

问题的确定。在此意义上，教师的教育写作不仅

是对教育生活的“带出”，同时也是对教育生活的

可能“嵌入”。
就教师个体而言，无论是教育写作对其教育生

活的“带出”，还是“意义赋予”和对教育生活可

能的“嵌入”，其实质都是自我存在的觉醒与激发，

展现了教师为现实教育生活所充实、为可能教育生

活所指引的“属我”的生存状态。在此意义上，教

师的教育写作理应有着超越技术层面的思考。

二、中小学教师教育写作的困境

在当前以科研型教师为主导的教师专业发展

理念的引领下，教师的教育写作无疑是繁荣的。
但这种繁荣却愈加显现了教师教育写作的“贫乏”
和“失语”。表面上看，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写作或

是“散乱”的事实呈现，或是以理论工作者学理

式的表达为蓝本，看似 “贫乏”的表达方式和写

作语言的背后，反映的是用以写作的语言和其所

欲表达的教育生活这一对象之间的深刻冲突，以

及置身其中的教师无所适从的困楚。
( 一) 教师角色多重性下写作的主体游移

教师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进行教育写作，

它不仅关切着教育写作的主体问题，更因此而牵

涉了为什么写、写什么、如何写等问题。教师进

行教育写作，显然已经突破了日常意义上“教师”
的身份与角色，也不限于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理

解，更多是 “教师即研究者”的理念感召。即便

如此，作为研究者的教师依然有多重理解。相关

研究表明，教师作为研究者，至少可以被解读为

“行 动 研 究 者”“学 生 研 究 者”和 “正 式 研 究

者”［7］。在教师的教育写作实践中，其角色并不会

如此界限分明。教师既可能以学校科层中的职员

身份进行着“应付式”“功利性”的写作，也可能

以一个研究者的角色，或叙述着某个特定教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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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发现到解决的全过程，或记录着学生改变与

进步的点滴，或进行着科学研究意义上的 “规范

化”写作。然而，无论教师在上述写作主体的角

色定位中执此一端，又或是游移其中，都未能通

过教师的教育写作，实现 “我”与教育世界相遇

时的存在关系的具体化表达，未能通过写作 “表

达” “我”的存在。在教育写作中，主体游移根

本上反映的是写作主体的缺失，由此使得教师的

教育写作更像是一种技术化的生产，而无关教师

的真实体验与情感表达。
( 二) 教育生活复杂性中写作的内容迷失

无论教师的教育写作是对其教育生活的 “带

出”“意义赋予”还是可能的 “构建”，教育生活

都是教育写作的必然对象。然而，就教师的教育

生活而言，它无疑是复杂的。一方面，从其基本

构成来看，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作为教师教育生

活的基本构成，它们以动态教育事件的形式，流

动地展现着教师真实的教育生活，教育写作理应

展现出教育生活的这种生动。然而，教育事实和

教育现象的繁杂，不仅容易使教师的教育写作陷

入“案例堆砌、事实罗列”的境地，更为重要的

是，作为无法重复的教育事实以及 “流于表面”
的教育现象，它似乎又无法满足解决教育问题、
揭示现象背后教育规律的研究旨趣。于是，这种

单纯呈现事实、案例的教育写作显得既不必要，

又不规范，而易于成为评判反思的“反例”。另一

方面，从本质特性来看，教育生活是教师和学生

所共同开展的生命实践活动，其中充满了不确定

性、偶然性和意外性，也充斥着诸多的情感与体

验。这意味着，在教师的教育生活中，即使存在

写作需要加以揭示的“规律”，它至少不会构成教

育写作的全部对象。教师的教育写作既可能因为

对事实的抽象而显得“干瘪”，也可能因为其过于

浓郁的情感体验而失之“学理”。
( 三) 教育话语单一性下写作的语言贫乏

教育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写作的语言理

应是丰富的。从当前教育写作实践来看，教师作

为写作主体的角色游移，使得其所使用的语言也

呈现出了单极性。这突出地表现为中小学教师受

制于“逻辑性表述”，意图进行 “坐而论道”式

的教育写作。问题意识明确、概念使用规范、方

法运用得当、逻辑层次清楚等一系列作为教育学

术评判的标准，也在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写作中越

来越明显地获得贯彻。诚然，教育写作并不排斥

“逻辑性表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相比较于实

证主义 范 式 影 响 深 刻 的 学 科 而 言，教 育 写 作 的

“逻辑性表述”欠缺。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

人类历史上有关教育的写作来看，“逻辑性表述”
既不是教育写作最天然的方式，更不是其唯一的

方式。诸如《论语》《理想国》《爱弥尔》及至近

年来为众多研究者所推崇的 “叙事”“自传”，都

表明用更加丰富的语言来呈现教育生活不仅可能，

而且必要。教育写作中语言的“贫乏”，势必意味

着写作 和 教 育 生 活 之 间 的 脱 节，写 作 不 仅 无 法

“带出”教育生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其遮蔽。

三、指向生活体验的反思性写作

中小学教师教育写作的困境缘起于写作主体、
对象和语言之间内在的紧张与冲突，这种冲突的

缓和，显然无法单纯依赖于写作技巧的训练。事

实上，它更依赖于我们在方法论的层面确立写作

所欲表达的对象及其性质，进而思考以怎样的语

言形式加以呈现。对此，一种指向教师教育生活

体验的反思性写作或可成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
( 一) 以教育生活体验为写作对象

教育写作作为教师教育研究的一种形式，它

既可以是对具体关系进行抽象与结构的工作，也

可以成为体会教育世界复杂性与可能性，感受意

义世界独特性的一种方式。于中小学教师而言，

通过教育写作，反思日常教育生活现象的意义，

进而使“我”与置身其中的教育生活有着更加直

接而原初的联系，理应是教育写作基本的路向选

择。就此，教师教育写作的对象既不是纷繁易逝

的教育事件，也不是蕴于这些事件和现象背后的

所谓规律，而应该是教师的教育生活体验，它是

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形成的 “直接的、先于反思的

意识”［8］44。指向生活体验的教育写作，首先它意

味着当教育事件发生时，作为写作主体的教师处

于在场状态。这是由体验的直接性决定的。唯其

如此，某一教育事件发生时，教师才可能在意识

中发生感知、印象、情绪和思维等反应，并实现

对教育情境、人物及其关系、情节、内心事件和

体验的把握。其次，教师的生活体验无法通过即

时的现象去领悟，而是通过对过去存在的反思和

理解获得的。这意味着教育生活体验是具有意义

整体性的时间流、生命流，即能够成为教育写作

对象的生活体验，不仅是 “我”所经历之事的积

淀，它们还影响着 “我”对其他事件的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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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活体验作为教育写作的对象，不仅意味

着对其具体表象的关注，还意味着对生活体验的

本质予以关注，形成关于体验的可能性解释。这

实质上是指向生活体验的教育写作的任务所在。
( 二) 以描述性语言进行直观呈现

指向教师生活体验的教育写作的根本任务既

然不在于呈现具有结构性的认识，而是在于使教

师对于教育生活的体验能够获得如其所是的呈现，

那就意味着，教师在进行教育写作时，不需要太

多的语言技巧，也无需过多构思文本的结构和表

现手法。对教师所经历的教育生活及其体验进行

描述，是教育写作的关键所在。对此，有研究指

出， ( 现象学的) 写作是 “对生活体验 ( 现象)

的描述性研究，并试图通过挖掘生活体验意义来

丰富生活体验本身”［8］48。对生活体验进行描述，

一方面意味着教育写作在语言呈现的整体形式上，

不追求事件整体性和结构性，它可以更多以片段

的方式呈现，譬如教育故事片断，或是以体验故

事为基础的哲理小文等，从形式上说，它更接近

于意识流式的写作。另一方面，指向生活体验的

教育写作，要求教师从当前那种术语堆砌和故弄

玄虚的所谓“学理式”写作中摆脱出来，以简单

的、直接的、生活式的语言，将其所经历的事件

及作为“在场”的 “我”的体验，以不加归因性

分析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这种 “质朴”的写作

方式，使教师的教育生活走向更加丰富和具体。
( 三) 以重写实现意义的持续建构

生活体验的最基本形式是一种先于反思的意

识，亦是一种反射性或自发性的意识，它只能在

教师的教育写作中，通过对其反思和理解获得呈

现。在此意义上，指向生活体验的教育写作不仅

是反思性的，更因此使写作具有了 “重写”的意

义。教师通过对其写作的文本所呈现的生活体验

进行不断的回顾与改写，不仅能够使其描述更加

迫近彼时彼地“我”的原初体验，更能通过重写，

构建具有一系列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意义体系，从

而使教育写作成为构建理解与体验、反思与行动

之间联系的人的存在方式。［9］在此意义上，教师通

过指向生活体验的反思性写作与持续的重写，将

置身于诸多教育事件中 “我”的心路历程立体呈

现于文字之中，从而获得对 “师之为师”甚至是

自己是其所是的一种准认识，并充满着“我应是”
的可能性。也正是通过种种新的可能，使教师在

去蔽中构建出新的见解、认识，也构建着可能的

教育生活世界，推动教师的自我发展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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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的 “九个坚持”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对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

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

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